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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近
年
每
到
五
六
月
，
不
管
途
經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還
是
搭
乘
地
鐵
，
幾
乎
都
能
看
到

﹁
江
西
風
景
獨
好﹂
的
唯
美
畫
面
，
今
年

也
不
例
外
，
且
更
見
給
力
，
江
西
省
的
省

長
鹿
心
社
親
自
率
領
團
隊
到
港
推
介
江
西

高
端
旅
遊
及
江
西
重
點
旅
遊
招
商
項
目
，
日
前
就
參
加
二
零

一
五﹁
江
西
風
景
獨
好﹂
︵
香
港
︶
高
端
自
駕
旅
遊
線
路
分

享
說
明
會
。
在
分
享
說
明
會
現
場
除
發
現
眾
多
江
西
唯
美
的

旅
遊
風
光
展
架
外
，
江
西
各
地
旅
遊
同
仁
、
分
管
招
商
工
作

的
領
導
不
僅
僅
介
紹
旅
遊
風
光
好
，
還
要
將
江
西
景
區
建

設
、
旅
遊
設
施
、
文
化
旅
遊
、
休
閒
度
假
、
旅
遊
綜
合
開
發

等
諸
多
領
域
的
一
百
個
旅
遊
項
目
帶
到
會
場
、
推
介
給
嘉

賓
。同

場
的
︽
江
西
日
報
︾
記
者
問
我
如
何
看
江
西
旅
遊
的
賣

點
？
會
否
去
旅
遊
？
我
說
：﹁
很
羨
慕
你
們
有
那
麼
豐
富
的

旅
遊
資
源
，
廬
山
、
井
岡
山
、
三
清
山
、
龍
虎
山
、
景
德
鎮

古
窯
、
婺
源
和
鄱
陽
湖
等
等
，
獨
特
的
風
景
和
風
土
文
化
令

人
嚮
往
。
有
時
間
肯
定
會
去
，
最
重
要
交
通
方
便
。﹂
我
的

問
題
很
快
獲
得
解
答
了
，
原
來
江
西
幾
乎
所
有
的
A
級
景
區

打
通
了
快
速
通
道
了
，
難
怪
江
西
省
旅
遊
業
發
展
近
年
在
全

國
排
名
大
大
提
升
。

江
西
省
旅
發
委
着
力
打
造
精
品
景
區
、
推
出
精
品
線
路
，

今
年
更
出
奇
招
，
開
拓
香
港
市
場
的
高
端
自
駕
遊
，
在
場
的

行
家
都
讚﹁
好
招﹂
，
江
西
與
廣
東
陸
地
相
接
，
變
相
同
香

港
相
連
，
江
西
公
路
交
通
發
達
，
最
適
合
自
駕
遊
，
他
們
更

瞄
準
高
端
客
，
即
場
與
老
爺
車
、
法
拉
利
、
保
時
捷
、
路
虎

等
高
端
自
駕
車
會
簽
合
作
協
議
，
齊
齊
推
動
高
端
自
駕
旅

遊
，
做
大
自
駕
旅
遊
市
場
。
老
爺
車
會
會
員
、
企
業
家
黃
先

生
說
：﹁
既
發
現
了
江
西
有
很
多
好
看
、
好
吃
、
好
玩
的
地

方
，
還
可
以
在
玩
的
同
時
實
地
考
察
一
下
投
資
，
一
舉
兩

得
！﹂
絕
對
是
開
拓
香
港
人
入
贛
深
度
旅
遊
的
好
渠
道
，
有

頭
腦
！

當
日
剛
好
香
港
又
宣
布
辦﹁
香
港FU

N

享
夏
日
禮
︱
︱
大

買
．
愛
吃
．
玩
不
停﹂
，
行
家
都
搖
頭
嘆
氣
，
香
港
官
員
還

是
未
用
心
去
弄
旅
遊
業
，
政
府
只
是
每
年
撥
款
給
旅
發
局
在

海
外
賣
廣
告
宣
傳
，
推
出
一
些
作
用
不
大
的
消
費
優
惠
，
甚

麼﹁
開
心
．
着
數
大
行
動﹂
，
決
策
者
以
香
港
人
着
數
行
先

心
態
度
橋
其
實
不
等
於
適
合
外
地
遊
客
，
有
沒
有
了
解
一
下

外
來
客
想
要
甚
麼
，
聽
過
不
少
內
地
和
台
灣
較
成
熟
一
群
講

香
港
不
好
玩
，
沒
東
西
看
，
來
一
次
就
夠
。
事
實
上
某
些
店

舖
優
惠
、
抽
獎
對
遊
客
來
講
是
似
食
店
送
甜
點
一
樣
，
不
足

以
吸
引
人
專
程
去
一
個
地
方
玩
。
擴
展
旅
遊
景
點
、
建
設
真

正
吸
引
人
來
的
設
施
才
是
有
效
留
住
旅
客
在
港
過
夜
的
有
效

措
施
。
口
口
聲
聲
講
目
標
是
吸
引
高
消
費
客
人
，
不
是
一
簽

多
行
，
那
請
問
你
憑
甚
麼
叫
高
端
來
呢
？
除
了
貨
品
免
稅
、

低
稅
外
，
我
們
還
剩
多
少
優
勢
？
不
要
忘
記
內
地
愈
來
愈
多

消
費
品
免
稅
區
了
。
拜
託
大
家
將
心
思
和
金
錢
花
在
發
掘
可

長
遠
吸
引
遊
人
的
城
市
內
涵
和
措
施
吧
。

港府急需發掘旅遊資源

﹁
九
旬
老
人﹂
復
又
來
鴻
賜
教
，
都
是
毛
筆
字
行
書
，

潘
小
子
不
通
書
道
，
即
使
回
信
亦
只
能
借
助
中
文
電
腦
，

顏
體
歐
體
都
可
以
選
用
。
前
賢
有﹁
字
為
文
章
衣
冠﹂
之

說
，
先
父
往
日
就
常
笑
我﹁
衣
冠
不
整﹂
。
小
時
候
，
學

校
發
成
績
表
都
要
家
長
簽
名
，
確
保
家
長
知
道
學
生
的
學

習
情
況
，
那
時
吾
姐
就
說
班
主
任
稱
讚
先
父
的
簽
名
很
有
勁
，

當
年
先
父
真
也
曾
給
我
們
兄
弟
姊
妹
掙
到
不
少
面
子
。
父
嚴
母

慈
，
是
中
國
家
庭
的
常
矩
。
我
成
年
以
後
，
每
逢
先
父
笑
說
我

的
字
寫
得
不
好
，
家
母
總
是
埋
怨
：﹁
幾
曾
見
夫
君
執
兒
女
手

教
字
？﹂
先
父
就
笑
而
不
語
。
食
指
浩
繁
、
為
口
奔
馳
，
是
那

個
年
代
的
常
態
。

﹁
九
旬
老
人﹂
對
時
人
用﹁
訛
稱﹂
一
詞
甚
有
意
見
，
認
為

﹁
訛﹂
只
涉
及﹁
假﹂
，
不
一
定
都
屬﹁
詐﹂
。
這
點
潘
小
子

覺
得
語
義
常
變
，
舊
日
沒
有
這
個
意
義
，
今
天
可
能
就
有
了
。

而
且
漢
字
經
常
一
字
多
義
，
近
義
的
又
可
以
有
不
同
層
次
。
這

個
或
可
以
借
給﹁
重
英
輕
中﹂
的
小
朋
友
作
為
中
文
不
適
合
作

法
律
語
言
的
佐
證
。
例
如
普
通
法
的
﹁
失
實
陳
述
﹂

︵M
isrepresentation

︶
，
就
近
似﹁
沒
有
惡
意
或
不
知
情
的
訛

稱﹂
，
只
夠
證
據
證
明﹁
不
真﹂
，
卻
未
夠
證
明﹁
有
詐﹂
；

﹁
具

欺

詐

成

份

的

失

實

陳

述

﹂
︵Fraudulent

M
isrepresentation

︶
則
是
近
似﹁
存
心
騙
人
的
訛
稱﹂
，
內
容﹁
假﹂
且

存
心
行﹁
騙﹂
。
未
知
長
者
尊
意
以
為
然
否
？

最
近
，
有
位
編
輯
將
潘
某
人
文
中
用
的﹁
謙
光﹂
改
為﹁
謙
虛﹂
，

﹁
年
青﹂
改
為﹁
年
輕﹂
，
於
是
解
釋
說
兩
造
都
是
不
同
的
概
念
。
謙

光
，
出
自
︽
易
傳
︾
：﹁
謙
，
尊
而
光
。﹂
我
用﹁
謙
光﹂
來
形
容
長

輩
，
敬
之
重
之
。
若
說
長
輩﹁
謙
虛﹂
，
就
顯
得
太
過﹁
大
剌
剌﹂
了
，

稱
讚﹁
小
孩﹂
才
用﹁
謙
虛﹂
。
至
於
年
輕
、
年
青
則
恐
怕
是
北
方
方
言

音
同
而
混
淆
。﹁
年
輕
識
淺﹂
、﹁
年
青
力
壯﹂
不
宜
混
用
，
所
以
用

﹁
年
青﹂
來
形
容﹁
小
娃
娃﹂
，
亦
多
了
一
分
尊
重
。

結
果
編
輯
大
人
回
說
收
教
了
，
不
過
…
…

編
輯
部
有
明
文
規
定
，
劃
一
用﹁
年
輕﹂
…
…

潘
某
人
想
了
數
秒
鐘
，
一
可
以
翻
臉
，
二
可
以
就
範
。
小
事
一
樁
矣
，

又
不
是
甚
麼
大
道
理
。
年
輕
也
不
一
定
識
淺
，
那
就
得
過
且
過
吧
。

某
日
，
幾
位
朋
友
閒
聊
，
有
人
問﹁
即
便﹂
是
否
外
省
人
把﹁
即
使﹂

弄
錯
了
？
發
問
者
說
在
未
與
外
省
人
多
接
觸
前
，
從
來
沒
聽
過﹁
即

便﹂
。
兩
字
形
似
，
這
個﹁
懷
疑﹂
亦
屬﹁
合
理﹂
。
不
過﹁
書
有
未
曾

經
我
讀﹂
，
你
未
聽
過
、
未
見
過
，
不
代
表
從
不
存
在
。
就
以﹁
年

青﹂
、﹁
年
輕﹂
之
辨
為
例
，
先
前
就
有
人
堅
持
己
見
，
以
為
此
全
對
彼

全
錯
，
罵
異
見
者
為﹁
文
盲﹂
，
殊
不
知﹁
年
青﹂
、﹁
年
輕﹂
在
這
種

﹁
年
輕
識
淺
文
化
人﹂
未
出
世
之
前
就﹁
各
自
為
政﹂
。

回
到﹁
即
使﹂
、﹁
即
便﹂
，
同
樣
可
以
解
作﹁
縱
然﹂
，
這
就
通

用
，
但
是﹁
即
便﹂
還
有﹁
立
刻
義﹂
，﹁
即
使﹂
卻
不
能
這
樣
用
。
這

是
個
訓
詁
學
的
作
文
題
目
，
可
立
題
為
︽
即
使
、
即
便
考
︾
。

深層語義及變化

走
神
，
就
是
精
神
不
集
中
，
注
意
力
分
散
。

時
至
今
日
，
小
狸
覺
得
這
個﹁
走
神﹂
真
是
值
得
好
好
說

一
說
了
。

因
為
現
在
精
神
不
集
中
、
注
意
力
分
散
的
人
真
是
愈
來
愈

多
了
。

前
不
久
，
小
狸
因
公
回
了
趟
北
京
，
離
開
一
個
地
鐵
站
出
口
的

時
候
，
眼
望
着
一
個
進
站
的
女
子
下
樓
梯
時
踩
空
，
一
下
子
摔
成

了
骨
折
，
她
當
時
正
是
在
邊
走
邊
看
手
機
！

據
英
國
︽
每
日
郵
報
︾
網
站
五
月
十
三
日
的
一
篇
報
道
說
，
愈

來
愈
多
的
先
進
設
備
︵
比
如
智
能
手
機
︶
意
味
着
人
們
現
在
能
集

中
注
意
力
的
時
間
比
金
魚
還
短
。
具
體
說
，﹁
二
零
零
零
年
時
，

人
類
能
集
中
注
意
力
的
平
均
時
間
為
十
二
秒
，
但
現
在
已
下
降
到

只
有
八
秒
。
據
知
，
金
魚
能
集
中
注
意
力
的
時
間
為
九
秒
。﹂

啊
？
比
金
魚
還
短
？
對
，
據
英
國
相
關
研
究
人
員
的
科
研
結
果

就
是
這
樣
。

可
見﹁
走
神﹂
問
題
實
在
該
列
為
一
項
世
界
性
的
研
究
課
題

了
。
而
且
小
狸
認
為
，
這
項﹁
研
究﹂
對
正
處
於
身
心
成
長
期
的

孩
子
們
來
說
，
尤
其
具
有
非
常
現
實
的
必
要
性
與
緊
迫
性
。

記
得
在
美
國
︽
華
盛
頓
郵
報
︾
網
站
上
也
曾
看
到
過
這
樣
一
篇
文
章
，
題

目
是
︽
父
親
，
請
放
下
你
的
手
機
︾
。
這
篇
文
章
的
作
者
是
個
醫
生
，﹁
做

兒
科
這
行
，
我
已
深
耕
二
十
載
，
自
認
為
遍
閱
人
間
事
。
然
而
近
日
，
一
位

父
親
帶
其
兩
歲
的
孩
子
來
診
所
就
醫
時
，
所
發
生
的
一
幕
卻
讓
我
揪
心
不

已
。﹂這

是
件
什
麼
令
人﹁
揪
心
不
已﹂
的
真
人
真
事
呢
？
原
來
，
剛
進
檢
查

室
，
這
父
子
倆
即﹁
四
目
低
垂
，
一
聲
不
吭
，
自
顧
自
地
刷
屏﹂
。
初
檢

時
，
父
親
把
作
者
的
大
部
分
問
題
拋
給
那
個
蹶
眉
小
童
來
回
答
，
而
當
作
者

﹁
微
笑
地
看
着
小
男
孩
和
他
的
父
親﹂
，
說
出
診
斷
結
果
時
，
豈
料
孩
子
徑

直
拿
起
手
機
，
點
擊
按
鈕
，
字
正
腔
圓
地
問
道
：
﹁Siri

，
告
訴
我
耳
部
感

染
是
什
麼
？﹂

這
位
醫
生
，
即
該
文
作
者
不
由
得
有
所
吃
驚
並
有
所﹁
說﹂
了
：﹁
當
一

個
這
麼
小
的
孩
子
竟
然
求
助
手
機
程
式
答
疑
解
惑
，
而
不
是
求
助
於
他
的
父

親
，
這
不
禁
讓
我
疑
惑
：
他
父
母
的﹃
屏
幕
時
間﹄
有
節
制
嗎
？
從
這
件
事

中
，
我
看
到
一
種
模
式
化
行
為

︱
孩
子
發
現
，
有
問
題
要
問
的
話
，Siri

能
隨
叫
隨
答
，
爸
爸
卻
不
能
。﹂

爸
爸
去
哪
兒
了
呢
？
爸
爸
在
刷
屏
！
或
者
也
可
能
說
，
爸
爸

︱
可
能
還

有
媽
媽
，
都
是﹁
身
在
曹
營
心
在
漢﹂
！
他
們﹁
身﹂
在
孩
子
身
邊
，

﹁
心﹂
卻﹁
走
神﹂
在
手
機
上
，
他
們
其
實
是
孩
子
成
長
過
程
中
的
嚴
重

﹁
缺
席
者﹂
！

最
後
，
作
者
有
言
，
小
狸﹁
嚴
重﹂
贊
同
：
在
一
個
心
常
旁
騖
的
時
代
，

人
們
必
須
打
定
主
意
，
到
底
什
麼
才
更
重
要
，
是
當
心
手
機
不
斷
的
提
示

音
，
還
是
用
言
語
和
行
動
告
訴
孩
子
：﹁
我
在
聽
你
說
。
我
在
這
裡
。
我
哪

兒
也
不
想
去
。﹂

說「走神」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友
人
龐
樹
生
仙
逝
，﹁
五
月
九
日

上
午
十
時
舉
殯
，
十
一
時
辭
靈﹂
，

訃
告
明
明
是
這
樣
寫
着
的
。
我
是
約

上
午
十
時
十
五
分
趕
到
香
港
殯
儀

館
，
看
那
個
水
牌
上
寫
的
喪
家
名

字
，
不
見
有
龐
樹
生
的
名
字
。
問
櫃
臺
的

工
作
人
員
，
說
龐
家
已
經
提
早
辭
靈
，
完

成
任
務
了
。
我
說
明
明
寫
着﹁
十
一
時
辭

靈﹂
，
為
甚
麼
十
時
十
五
分
便
已
結
束
？

答
道
，
證
明
我
們
的
工
作
效
率
高
，
提
早

完
成
。
真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

治
喪
可
以
提
早
完
成
，
違
反
訃
告
所

示
，
真
是
匪
夷
所
思
。
還
說
這
是﹁
效
率

高﹂
的
結
果
，
夫
復
何
言
！

香
港
只
得
一
家
殯
儀
館
，
不
像
九
龍
有

三
家
，
因
為
獨
家
生
意
，
爭
取
排
期
不

易
，
所
以
才
有﹁
效
率
高﹂
的
說
法
。
大

概
喪
家
也
不
想
這
樣
快
結
束
，
讓
一
些
致

祭
親
友
撲
個
空
。
但
也
許
殯
儀
館
見
前
來

拜
祭
的
較
為
零
落
，
因
而
促
使
喪
家
提
早

結
束
。

我
想
，
一
般
婚
嫁
宴
會
，
都
是
只
有
遲
遲
開
飯
，

而
沒
有
提
早
結
束
的
。
一
般
婚
宴
的
請
帖
寫
的
是

﹁
五
時
恭
候
，
八
時
入
席﹂
，
往
往
是
八
時
許
以
至

九
時
才
有
得
吃
的
。
如
果
有
七
時
已
經
吃
完
的
喜

宴
，
不
被
人
罵
個
狗
血
淋
頭
才
怪
。

當
然
，
有
些
喪
家
聽
從
風
水
先
生
囑
咐
，
總
要
擇

個
吉
時
出
殯
。
但
都
在
訃
告
中
寫
明
，
何
時
舉
殯
，

何
時
辭
靈
。
如
果
提
早
辭
靈
，
令
悼
念
者
撲
個
空
，

諒
也
不
是
吉
利
之
舉
，
有
違
喪
家
心
願
。

一
般
喪
家
訃
告
，
都
有
設
靈
、
辭
靈
、
公
祭
、
出

殯
等
字
樣
。
辭
靈
與
出
殯
有
時
加
以
連
結
，
說
明
喪

禮
已
經
結
束
，
將
奉
柩
前
往
火
葬
場
火
化
或
去
某
墓

地
安
葬
。
也
有
暫
行
停
棺
殯
儀
館
，
改
日
安
葬
或
火

化
。
龐
樹
生
的
訃
告
明
明
寫
着
：﹁
十
一
時
辭
靈
，

隨
即
奉
柩
歌
連
臣
角
火
葬
場
火
化﹂
。
火
葬
場
也
有

規
有
矩
，
何
時
火
化
，
都
要
排
期
，
不
能
隨
便
提

早
。
如
因﹁
工
作
效
率
高﹂
而
提
早
到
達
，
也
只
有

等
的
份
兒
。
這
種
設
靈
、
出
殯
、
火
化
，
都
有
一
定

規
矩
和
時
間
，
不
是
隨
便
都
可
提
前
的
。

一
個
人
仙
逝
，
既
然
在
報
章
上
刊
登
訃
告
，
當
然

希
望
親
友
周
知
，
前
來
告
別
。
今
草
草
結
束
，
讓
有

些
親
友
趕
不
及
致
祭
，
相
信
龐
樹
生
兄
泉
下
有
知
，

也
對
這
種
效
率
奇
高
不
以
為
然
吧
。

效率奇高的出殯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在﹁
歐
瑞
強
不
老
傳
奇
演
唱
會﹂
中
，
遇
上
了
永
遠
高
貴
的
趙
雅
芝
小

姐
，
黃
色
的
裙
子
，
襯
着
翠
綠
色
的
小
外
套
，
如
鮮
花
一
般
的
綻
放
在
大
家

面
前
，
台
上
還
有
同
樣
明
艷
動
人
、
愛
心
無
限
的﹁
心
連
大
地
慈
善
攝
影

會﹂
顧
問
鄧
慕
蓮
博
士
，
我
這
位
穿
着
甘
肅
水
源
白
T
恤
的
義
務
司
儀
，
也

不
用
多
說
話
，
除
了
邀
請
區
瑞
強
出
任
第
二
任
愛
心
大
使
之
外
，
當
鄧
顧
問

遇
上
愛
心
大
使
芝
姐
即
全
力
借
助
這
舞
台
解
說
攝
影
會
的
宗
旨
。

﹁
心
連
大
地
慈
善
攝
影
會﹂
致
力
推
動
山
區
居
民
獲
得
乾
凈
飲
用
水
，
最
近

三
年
先
後
援
助
三
條
鄉
村
獲
自
來
水
入
戶
，
徹
底
改
善
了
鄉
民
的
生
活
和
健

康
。
二
零
一
二
年
這
班
攝
影
愛
好
者
籌
得
善
款
一
百
萬
，
在
張
鐵
夫
部
長
的
引

薦
下
幫
助
了
甘
肅
渭
源
縣
五
百
戶
，
二
零
一
四
年
以
二
百
萬
元
善
款
協
助
了
甘

肅
臨
洮
縣
五
百
戶
，
積
石
山
縣
三
百
五
十
九
戶
，
芝
姐
在
百
忙
中
參
加
了
兩
次

的
竣
工
儀
式
，
親
自
視
察
愛
心
水
窖
的
設
立
情
況
，
某
次
僅
逗
留
了
四
小
時
又

匆
匆
趕
路
，
感
動
。

今
年
，﹁
慧
妍
雅
集﹂
繼
續
成
為
贊
助
機
構
，
陳
法
蓉
、
王
愛
倫
和
唐
麗
球

都
來
了
甘
肅
這
乾
旱
之
地
，
降
雨
量
三
百
至
四
百
毫
米
，
蒸
發
量
為
一
千
五
百

至
二
千
毫
米
，
極
度
缺
水
。
天
水
市
武
山
縣
龍
台
鄉
賈
山
村
是
一
處
盆
地
，
油

菜
花
美
極
了
，
但
在
黃
色
小
花
的
背
後
住
了
八
百
多
人
，
人
均
收
入
三
千
元
，

水
源
在
幾
公
里
之
外
。

當
天
我
們
一
行
廿
多
人
把﹁
善
心
會﹂
送
出
的
牙
刷
、
文
具
和
各
人
帶
來
的

糖
果
送
給
小
學
生
，
他
們
對
牙
刷
很
陌
生
，
原
來
他
們
沒
水
刷
牙
，
長
者
的
牙
早
掉
了
，
村

民
年
半
或
兩
年
才
洗
澡
一
次
。
我
們
常
認
定
山
區
居
民
衛
生
知
識
貧
乏
，
洗
手
間
臭
上
半

天
，
試
問
連
洗
手
的
水
也
是
奢
侈
，
還
可
談
什
麼
？

午
飯
時
間
，
小
朋
友
爬
山
回
家
，
吃
過
飯
後
擔
兩
桶
水
，
倒
進
屋
外
共
用
的
小
水
池
，

那
不
是
井
，
那
裡
沒
有
地
下
水
。
我
看
見
那
是
一
池
死
水
，
沒
經
過
任
何
消
毒
，
煮
滾
便

飲
，
老
伯
伯
說
水
很
甜
，
我
喝
了
只
覺
有
苦
味
。
但
，
這
已
是
進
步
，
往
日
沒
有
水
池
的
日

子
，
他
們
只
能
夠
用
木
桶
收
集
有
限
的
雨
水
，
甚

至
每
天
都
要
多
次
來
回
地
打
水
回
家
，
一
桶
水
半

桶
泥
的
，
珍
貴
的
水
具
多
用
途
，
用
來
洗
米
後
，

再
洗
菜
，
牲
畜
也
用
來
飲
用
。

因
此﹁
心
連
大
地
慈
善
攝
影
會﹂
計
劃
用
善
款

為
鄉
民
鋪
設
地
下
水
管
，
或
者
用
混
凝
土
修
建
水

窖
，
讓
他
們
可
以
飲
到
清
潔
的
飲
用
水
，
不
用
受

到
腹
瀉
、
痢
疾
之
苦
。
十
二
月
十
七
至
廿
二
日
攝

影
會
將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作
公
開
展
覽
，
每
展
一
相

為
水
源
項
目
籌
捐
一
千
元
，
大
會
更
設
學
生
及
青

少
年
組
，
籌
款
一
百
元
便
可
，
現
場
有
心
儀
的
作

品
，
捐
助
一
千
元
，
大
會
也
會
曬
一
張
給
你
留

念
。
名
人
巨
星
組﹁
慧
妍
雅
集﹂
已
有
十
多
位
港

姐
參
與
，
聞
說
芝
姐
準
備
生
擒
發
哥
，
祝
成
功
！

著
名
作
家
雷
蒙
德·
卡
佛
︽
遲
來
的
碎
片
︾
中

的
一
段
話
：﹁
你
找
到
此
生
想
要
的
了
嗎
？
想
成

為
被
愛
的
人
。﹂
原
來
我
們
也
可
以
主
動
使
人

感
到
被
愛
，
我
願
意
，
你
呢
？
請
支
持
慈
善
攝

影
展
。 為村民「送水」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二十歲那年，我投過稿子，那時候青春年少，
熱情洋溢，喜愛寫詩歌。有夢想的人才會產生玲
瓏的詩思呢！我如是認為。同時，我也覺得自己
很有才，朝思暮想自己所謂的詩歌變成鉛字。變
成鉛字是一種榮譽，是自我價值的一種提升。
投出的稿子沒有出現泥牛入海的現象，我欣喜
地接到了某編輯部通知，我的詩歌被詩集《青春
派魅力選手》選中了。通知上說，因為出版行業
的不景氣，需要每位選手預定十冊詩集。
由此可見，要想看見自己的鉛字，需要自掏腰
包。一種被頭腦發熱煽動起來的強烈願望，驅使
我去了郵局，儘管當時我只是一名貧窮的工廠臨
時工。把錢寄出之後，我的一個女同事嘲笑我，
「你真是傻瓜，你就不怕你的錢肉包子打狗，一
去不回嗎？」那一刻，我的心拔涼拔涼的。
我二十歲的生命注定欣喜不斷，我預付訂的
《青春派魅力選手》如期而至了。女同事的預言
被現實粉碎之後，她惡毒地說，「人家寫文章都
是賺稿費，你呢？」我呆立在那裡，頓感自己渺
小如泥地上爬行的螞蟻。
喜悅被沖淡了，詩意頓時貶值。我把十冊詩集
打包放在擺放衣服的箱子裡，唯恐讓別人看見，
引來一陣嘲弄。可是，事隔不久，我的詩集不翼

而飛。它們飛得不遠，就散佈在我工作的廠子的
各個科室裡。
接下來我成了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只要有人問
起我發表詩歌這事，我就急忙解釋着，說這是我
自己掏錢買的，人家寄來的……於是，有人開始
譏誚我了，「你付出了腦力勞動，應該得到回報
啊！怎麼還自掏腰包呢？大詩人！」
「大詩人」三個字讓我覺得受到了莫大的侮

辱，我也因此在廠裡出了名，整日面對那幾個不
懷好意者的挖苦，我不想再喋喋不休地解釋什
麼，決定離開這個傷心地。
在我離開之前，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

讀者是本省山區的一位學生，他說無意間在一本
詩集上看到了我的詩歌《祝福》，知道了我的通
訊地址。因為家境貧寒，考上了高中卻交不起學
費，面臨輟學，祈求我幫助他完成學業，哪怕再
有二百塊錢，父母就不會讓他輟學。
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口袋，我只有三百多

塊了，我的思想激烈地鬥爭着。恰巧那個女同事
看見我在看信，她鄙夷地問：「是不是編輯部來
信，又有大作發表啊？」我笑笑，說：「你下了
班和我去趟郵局吧！」
她驚訝極了！「又去寄錢？你不會真傻吧，省

下的錢還不如去買件漂亮衣裳，你看你穿得真不
像樣！」
下班之後，我連拖帶拽拉女同事去了郵局，讓
她目瞪口呆地看我完成了慈善之舉。我離開這家
廠的時候，這位女同事極力挽留我，她挽留我的
理由是，我太傻，去了哪裡也會吃虧。我執意離
開，那位女同事最後向我道了歉。原來，我的詩
集是她散佈的，因為她看不慣我桀驁不馴的樣
子。
她又說：「其實，你是個好人！」
我回答道：「不要叫我好人，好人像恐龍一樣

因為不適應地球環境變化會滅絕的！」
我寄給那位學生二百元之後，懷揣僅有的一百
多塊錢去了省城。謀生的道路雖苦不堪言，但漂
泊的人生卻增加了我的閱歷。我慶幸蒼天有眼，
我挺過來了。生活納入正軌之後，我利用業餘時
間，開始寫一些散文隨筆之類的小文章。前年，
我用真實姓名註冊了一個新浪博客，想讓自己的
作品集中在一起，也好留下歲月的痕跡。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個短消息。有人問我是
不是在《青春派魅力選手》詩集裡發表過詩歌？
我大吃一驚，塵封的過往，幾人能知？根據他的
信息頭像，我點開了他的博客，他的博客點擊量
已經超過了幾十萬，是一位響噹噹的資深博主。
我回覆：「你是誰？怎麼知道我發表過詩

歌？」
他回覆：「還記得你寄給我的二百元錢嗎？我
一直在找你呢……」
我恍然大悟，原來當年的點滴雨露迎來了一位

陽光大使。
聽他說完，我才知道，當年，得到了我的資助
後，他繼續求學。大學畢業後，留在省城成家立
業。如今小日子過得順風順水，不但做了一名雜
誌社的編輯，還利用業餘時間，發表了大量的文
學作品。
他邀請我去他家做客的時候，我帶了孩子去，
順便買了點水果提着。當我到了他的家裡，才知
道我是多麼寒磣。他的家裡裝修豪華，纖塵不
染。我生怕孩子弄髒他家的沙發，急着要走。
他媳婦過來說：「姐，既然來了就吃頓飯吧！
我家的兒子住在附近的姥姥家，我一會兒去接他
回來，讓孩子們一起玩，我先做飯去！」
他坐着陪我說話，問我有沒有困難？我趕緊說
過得很好！他又誠摯地說道：「姐呀，我一直在
尋找你！整整找了你十五年！你那個廠子我寫過
信去，結果都被退回來，說是查無此人。後來我
經常買書看，期望再次看到你的名字，然後順藤
摸瓜地找到你，表達我的感激之情。一來二去，
我讀書多了，也熱愛上了文學。瞧，文學多麼神
聖，它能讓素不相識的人心靈產生感應，還讓我
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呢！」他說完憨憨地笑，我
也跟着笑，笑着笑着眼裡流出了淚水。他說：
「姐容易動感情！」我說：「姐高興呢！」
帶孩子離開的時候，他媳婦塞了一張超市貴賓

卡在我手裡，我知道裡面肯定充值了，堅持不
要。這時，他站在一旁，充滿智慧地說：「是我
姐，就拿着！別讓我下不了台！」那一刻，我的
心就像是糖拌過的泡菜，又酸又甜……

尋 找
百
家
廊

韓
小
榮

人
雖﹁
赤
裸
裸
的
來
、
赤
裸
裸
的

去﹂
，
但
留
下
的
精
神
、
節
氣
、
學

識
、
才
華
等
等
貢
獻
，
卻
是
千
秋
萬

代
，
造
福
後
人
的
。

一
位
朋
友
醉
心
藝
術
，
尤
其
是
版
畫

和
雕
塑
，
充
滿
無
限
創
意
。
他
剛
退
休
不

久
，
妻
子
因
意
外
離
世
，
之
後
他
便
放
下
一

切
，
甚
麼
也
提
不
起
勁
。
最
近
才
有
機
會
跟

他
詳
談
，
我
問
他
為
何
不
寄
情
藝
術
，
以
打

發
時
間
，
淡
忘
傷
痛
？
他
卻
說
：﹁
妻
子
生

前
熱
愛
陶
瓷
藝
術
，
在
天
台
建
了
間
陶
瓷

室
，
燒
下
的
成
品
大
大
小
小
上
百
件
。
我
幫

她
收
拾
遺
物
時
，
除
了
她
的
衣
物
和
心
愛
的

眾
多
小
擺
設
外
，
這
一
室
陶
器
，
令
我
不
知

該
如
何
處
理
。﹂

他
續
說
：﹁
妻
子
的
物
品
我
可
守
着
，
但

想
到
將
來
我
逝
世
後
，
又
有
誰
去
處
理
我
跟

她
的
眾
多
遺
物
？
我
面
對
一
個
人
的
東
西
已

煩
惱
不
堪
，
將
來
獨
生
女
兒
要
面
對
我
們
兩

人
的
遺
物
更
是
為
難
。
想
到
這
，
我
便
不
想

再
做
雕
塑
和
版
畫
了
！﹂

對
友
人
的
想
法
，
我
一
時
間
也
想
不
到
如

何
應
對
。

回
到
家
，
環
視
一
室
，
從
小
至
今
積
累
下
來
的
東
西

可
不
少
，
對
自
己
來
說
極
為
珍
貴
的
證
書
、
照
片
、
紀

念
品
、
甚
麼
甚
麼
的
，
將
來
肉
體
隨
記
憶
煙
飛
灰
滅
，

這
些
物
品
對
下
一
代
來
說
，
完
全
失
去
了
意
義
，
落
得

只
是
個
負
累
，
可
能
會
把
部
分
東
西
也
一
把
火
燒
給

我
。
我
絕
對
不
相
信
我
的
靈
魂
可
與
心
愛
物
品
的﹁
魂

魄﹂
世
世
共
存
！

真
的
，
看
來
，
擁
有
的
，
實
在
過
多
！

我
並
非
贊
成
友
人
的
消
極
態
度
，
人
始
終
要
向
前

走
，
對
物
質
名
利
可
以
淡
薄
，
精
神
學
問
卻
可
以
豐

盛
。
生
命
短
暫
，
精
神
長
存
。
幾
多
藝
術
家
的
傑
作
千

百
年
來
仍
感
動
人
心
；
科
學
家
、
生
物
學
家
、
哲
學

家
、
文
學
家
、
政
治
家
等
等
的
貢
獻
，
是
一
代
一
代
地

受
惠
。
並
非
偉
大
的
成
就
才
有
貢
獻
，
一
首
動
人
心
弦

的
詩
歌
、
優
美
的
樂
章
，
也
可
以
千
古
傳
誦
。

物
質
不
滅
，
循
環
而
生
，
它
的
形
態
縱
使
改
變
了
，

就
讓
它
改
變
。
我
相
信
友
人
的
女
兒
他
日
為
父
母
收
拾

物
品
時
，
必
定
對
他
們
有
更
深
的
認
識
，
無
限
感
動
。

希
望
友
人
能
重
新
振
作
！

人去物留精神在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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